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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

两位老绅士同时踏上旅馆的露天平台。他们驻足、却步，看来像是想
要转身后退。
两人的眼中起初都不由自主流露了诧异，甚至有点为难的神情。之后，
相互交换了一个正正式式，充满怨恶而意味深长的眼神，然后故意转身，彼
此以背相向。
他们环视露台，麻烦！阳光下的桌子只剩一张。两人都僵硬地朝桌子
走去，各自拉了张椅子，坐下，打开报纸，高举过眼，像张屏障。
一个漂亮的女侍应生悠悠然走过来。两张报纸仍保持原样。这边，寿
兹先生从报纸的边缘露脸点了杯温酒；那边，福斯特先生藏在报纸背后，叫
了杯茶，要加奶。
她送来了饮料，整齐地放在两个相似的金属盘上，两道油印之墙都稍
稍放低了些。
福斯特上校，一对宝蓝色的眼珠闪烁着挑逗而不安的神情，朝他的对
头看了一眼，向她说道，天气不错。寿兹先生怜惜地说，这么美好的黄昏，
如此漂亮的小姐却不能出去玩玩，太可惜了。他看那英国人的眼神中显露了
自满之情，大概觉得自己打赢了这一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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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萝莎，对两者的问候，同样仅仅报以一个可亲但却敷衍的微笑。她
慢条斯理走回去，倚着栏杆，懒洋洋地，背对着他们。
一手拿着张开的报纸，一手拌茶，或是一手端酒，都不方便。于是两
人，先是寿兹，接着是上校，先后折起了报纸放在桌上。为了避免对望，两
人都眺望群山，但视线却被萝莎挡了一部分。
萝莎身穿白衬衫，露肩。黑裙上系了一条小白围裙，红色的鞋子样式
时髦。两位老先生凝视的是她的肩膀。他们轻咳了一声，手指敲敲桌子，然
后眯起眼，伤感地欣赏远山，之后，又凝望萝莎。两人的视线偶而几乎相遇，
但都急速转开。两人既不能打架，那么礼貌上理应交谈。对，谈话近在眉睫。
一个星期前，他们在同一个早上抵达旅馆，分别住在一条长廊尽头面
对面的房间中。
旅游季节快过，旅馆只有半满。萝莎于是有大量的时间全力照顾寿兹
先生的要求：大毛巾，不同大小的枕头，一杯水。但走廊对面的铃声很快响
起。她道了个歉赶过去，福斯特上校也对房间的布置不满，嫌不够舒服。她
还没办妥他的，那边的铃又响了。萝莎在两边跑来跑去，一直忙到午餐时分，
但她不论是替福斯特上校调校阅读灯，还是给寿兹先生送香烟，拿报纸，每
一次的态度莫不是全心全意，看不出一丝一毫的怠慢。
那天下午，福斯特上校凑巧开了房门，清清楚楚看到了对面房间的情
形。萝莎站在窗边，一脸笑容，在他看来，那似是一种美丽的降服姿态。寿
兹先生伸长了手正要拉她的手肘，手却突然放下，蹩紧眉头，走过去气呼呼
地把门关上，似乎门没关上是上校的不对⋯⋯上校痛入肺腑的嫉妒心理一下
就平伏了，他看到萝莎从那房门走出，全无异样，笑着和他道了安。
那天晚上，很晚了，走廊上传来了快速的脚步声。两道门同时轻轻地
打开。萝莎，正好走到他们中间，她先朝寿兹先生，然后朝上校，文静地笑
了笑。她走过之后，那两人轻蔑地互看了一眼，砰一声关了门。
第二天，寿兹先生问她下班后要不要和他去坐缆车。很不巧，她已约
了别人。隔一天，福斯特先生也提出了相同的邀请。
终于，早先的事件再度重演。萝莎半夜穿过走廊回房。两道房门小心
翼翼地打开，出现两张紧张的脸孔。这一次，她停了脚步，礼貌地笑了笑，
向他们道了晚安。之后，她打了个哈欠，只是轻轻的一个动作，但时间配合
得刚刚好。两位老人心里都感到安慰，都想到是对方引致的。寿兹先生认为
上校失礼得不像话，上校则觉得寿兹先生对萝莎的态度，自大自满得叫人恶
心。因此两人都带着各自的道理安心回床睡觉去了。
自那之后，大家常见到寿兹先生和一位驻颜有术、五十岁左右的寡妇
聊天。可惜她为了健康的理由，每天晚上 9点不得不回房，因此不能陪他跳
舞，如他所盼。福斯特上校则每天下午在咖啡座喝下午茶。那儿有位美丽动
人的女服务员，可能是萝莎的姐姐。
在餐厅进餐时，两位老先生彼此视而不见；在马路上，一看到对方迎
面而来随即过街避开。他们脸上有股表情似乎在说：瑞士，尤其是旅游季节
将过时，真是大不如昔。
两人，尽管如此，风度依然，并且能够以他们熟知礼规的风范，继续
遵守社交场合的种种：调情、失败、成功。他们是有份量，有实质的人，期
待受人敬重的人。
然而⋯⋯落日余晖，他们面对面坐在同一张桌上，群山高耸，在溶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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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春天，一片白，一片黄，一片绿。暖暖的太阳伸出悦人却又羞怯怯的手臂
环抱他们。他们可还是有权感到痛恨的吧？福斯特上校长得高瘦，具有军人
气质，皮肤晒得恰到好处，穿着漂亮，梳理整齐。样子，毫无疑问，仍然十
分潇洒。寿兹先生，肥大，圆胖，和蔼，有丰富的人生经验。当然不会只值
一位午茶伙伴——五十岁寡妇的信任而已菓？
这么一个充满春色的黄昏，对六十岁的人来说，颇不公道，尤其是萝
莎的美色当前。
她穿着绣花低肩衬衫，不时耸肩摆姿，离他们不到十步之远。
而她似乎以此为乐，有意加深刺激他们。她突然停止哼唱，依着栏杆
的身体朝前探出，对着下面马路大声高叫，双手使劲挥动。路上一个英俊的
年轻人朝她挥挥手，回应了一声。萝莎眼望他大步朝前离去，叹了一声，转
过身来，嘴角露出梦幻似的微笑。
寿兹先生和福斯特先生双双坐在那儿，注视着她，为之心动，露出饥
渴、不满的神情。
萝莎气呼呼地皱起了蓝色的大眼睛，嘴唇又薄又冷，和一分钟前那股
温柔劲儿简直成了要人命的对比。尖刻的眼神从两位老先生逐一扫过，然后
她打了个哈欠。这一个哈欠打得是又大又长，充满不屑。她举起手背轻拍嘴
唇以加强效果，接着长叹一声呼出了气，但只呼了一半就突然中止，似乎觉
得连这个小动作也浪费了她的时间。她浆烫的印花布喀略作响扫过他们，鞋
跟笃笃笃，进屋去了。
露天平台这时空荡荡的。除了两位老先生那个角落，其他的：色调鲜
艳的桌子，条纹椅，印花太阳伞，全都隐在冰凉的阴影中。他们两人，带着
同样的冲动，同时站了起来，把桌子朝前推人最后一抹金色的晚霞中。他们
终于正眼对视，坦然而笑。

“要不要来杯酒？”寿兹先生用英语问道。想到对方的清欲，他收紧了
欢愉的笑容。
福斯特上校似乎觉得清欲未免表示不战而败，于是说道，“好，好。谢
谢，我来一杯。”
寿兹先生拉高声音尖锐地叫了一声，萝莎从屋里出来，摆出一点都不
服的姿态。但寿兹先生已不再低声下气。他一副主人对下人，惯于使唤劳力
的口吻，点了杯酒，看都不看她一眼。福斯特上校则是一副彬彬有礼的君子
模样。
她送酒回来的时候，他们谈得正起劲，很可能毫不遮拦地说到了男人
竟让女人愚蠢的美色迷失，破坏了美好的关系，虽然只是短短一个星期，然
而却是何等的不值。他们说到了什么笑话，高声大笑。或许该说，开怀大笑
的是寿兹先生，他打心里头高兴。福斯特先生的笑声发自喉咙深处，显露些
微紧张，似乎对寿兹先生这份巴伐利亚式的热诚亲切虽没有异议，然而觉得
人与人之间，总要保持点距离。
很快他们发现，在战时——第一次大战，那当然——他们原来曾经同
时在同一战线上分属敌对两军。寿兹先生受了伤。他撩起手臂伸到福斯特眼
前让他看那条长长的白疤。
谁知道那会不会是福斯特上校 35 年前所促成的？间接的，那当然。还
有呢，第二次大战的时候，福斯特上校差点给派去北非，那他就有机会和那
时的寿兹上尉开战了。但战争的幸运之神把他派去印度。巧合一件加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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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都进入了极度的情谊。福斯特的笑声要是说总是比寿兹先生的慢了半拍
的话，简单的很，那不过是两人的脾性难免有所不同罢了。半小时不到，萝
莎已被召去拿来第二小瓶深红色的烈酒。
她拿来了酒，摆好了酒杯，摆好了酒瓶，正要转身离去时，瞄了上校
一眼，怔住了。
他脸上的表情绝对引人关注，寿兹先生带着那和蔼可亲的笑容，正说
到“历史的巧合”——就是这个词儿导致上校的脸孔微微绷紧——历史的巧
合使得他们过去处于敌对的状况，那是多么叫人遗憾。将来，他希望，他们
可以肩并肩，手拉手共同抵御唯一可能出现的敌人⋯⋯说到这儿，寿兹先生
飞快地瞄了上校一眼，稍稍一顿，不露声色，带着同样的语调接着说，至于
他个人嘛，他是个爱好和平的人，是个生产者：他已制造了无数的牙膏，供
应国内许许多多的家庭，而他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这样继续下去。并且
说他还不是放弃了战时的上尉军衔，证明他的百姓本色？
萝莎仍然站在他们面前，这时她凝视他们的眼神，只能说是含义不清。
寿兹先生漠然地问她要什么。萝莎没要什么。她问他们两位还有没有别的什
么要她服务的。说完，她回到了露台的尽头，倚栏而站，朝街下望，看看那
英俊的年轻人会不会再次走过。
两人的谈话暂告中止。视线十分痛苦地移向萝莎，又同样痛苦地移开。
接着，他们似乎发觉个人的恩怨可能远比国家的恩怨要可怕，于是两人都下
了决心，勇敢地投人回忆的怀抱之中。那个开怀的阳刚笑声说道，经过了如
此的战斗，如此显然毫无意义的仇恨之后，能够坐在这个舒适快乐的瑞士小
镇上，大家平易相处，这是多么、多么的美妙！
他们虽是见惯了世面的人，但仍然相当重视互敬互重的情谊。而两人，
不论是谁，每一次无法抗拒那要命的诱惑，朝露台尽端望一望时，便马上收
回了视线，露齿向桌子对面的人奉上另一份友谊。
但命运似乎不想让这份和谐继续下去。
刀子，残忍的，又转面相向。那年轻人又在街底出现，朝萝莎挥手、
微笑。萝莎探身前倾，双手扶栏，一副羞答答卖弄风情的模样，一脚向后举
起，上下摆动，头发前甩着半掩脸孔，隐藏她坦率回应的实情。
他走了之后，她仍站在那儿，看着他的背影，轻轻哼唱。在阳光下，
她手臂上挽着的笔挺的白色餐巾，闪闪发亮；身上洁白的围兜闪耀发亮；一
头卷曲的秀发也闪闪发光。
在黄昏最后一抹阳光中，她站在那儿，怔怔外望，进入自己的思潮世
界，她轻声哼唱，俨然旁无他人。
她当然是完全忘却了寿兹先生和福斯特上校的存在。
上校和前上尉两人显然已到了回忆尽头，没有其他可共同分享的了。
上校清了清喉咙，寿兹先生手上的章型戒指则不耐烦地笃笃敲打着桌子。
上校打了个寒颤。“天凉了。”他说。他们被包围在夜晚的蓝色阴影中。
他动了一下，似乎准备起身。

“没错，”寿兹先生答道，但他坐着不动。他的戒指继续敲打桌子，上校
咬牙表示受不了。寿兹先生展露微笑，一个宣布戏中新情节的微笑。显然没
错，但上校显然是戏未上演却已感到不耐烦了。一个蝶谋不休的家伙，他心
想，既喧哗又粗鄙。他不耐烦地朝屋里瞧，室内该是又暖又静。
寿兹先生说：“我很喜欢到这儿来，我常常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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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嘛？”上校不由自主接了他的腔。他不懂寿兹为什么突然转说德语。
他英语说得流利极了，是第二次大战末期在英国被拘留期间学的。福斯特上
校已向他表明了恭维，他自己的德语则无法比美，远比不上。
寿兹先生，为了某种什么原因，开始使用自己的母语，而且声音太大
了些，似乎是。
福斯特上校看着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用心地听。
“到这儿来度假，我尤感快乐，”寿兹先生大声地说，像是向内心里什么
耳朵不灵的人喊话似的，“因为我在这里有美丽的回忆。”

“是嘛？”福斯特上校紧张地提神聆听。寿兹先生慢吞吞地说着，似是
体谅他的语言能力。

“对，”寿兹先生说。“当然，在战时，这儿我们两人都无法涉足，但现
在⋯⋯”
上校突然插嘴：“其实我自己也很喜欢这儿。只要可能，我每年都来。”
寿兹先生侧着点了点头，表示上校绝对有权到这儿来。他继续说道：“我
在这里有非常美好的回忆，或许你想⋯⋯”

“但是⋯⋯”上校匆匆答道。他不由自主地瞥了一眼萝莎，寿兹先生则
边说边望着萝莎的背。萝莎已不再哼歌。上校突然领悟了当前情势，脸色马
上转红。
他眼带不满，要阻挡寿兹先生，但来不及了。
“我当时 18 岁，”寿兹先生拉高了嗓子说道，“18 岁。”他顿了一顿。在
他那充满回忆，略带忧郁的笑容中，瞬间回复 18 岁时满身活力，朴实、欢
乐的年轻状态并非不可能。“家父家母第一次准许我单独旅游。家母当然不
肯，但家父相反⋯⋯”
听到这儿，福斯特忍不住显出微笑，充分理解这种不分国界的现象，
做母亲的那种慈祥的嫉妒心理。

“我就在这儿，十天假，独自一人——想想看！”
上校不得不想象那种情形，但思绪马上给打断。说道：“奇怪，我也有
相同的经验，只是我当年是 25 岁。”
寿兹先生叫嚷道，“25 岁！”但马上住口，掩饰诧异，耸耸肩，似乎在
说：这个嘛，总要打个折扣。他继续对着萝莎留心倾听的背部说道，“我就
住在这间旅馆。冬天。冬日游。有个女人⋯⋯”他停了停，露出微笑。“我
该怎么描述她呢？”
上校似乎无意帮忙。他皱紧眉头不自在地朝向萝莎，脸上表情清楚地
表明：“真是的，有必要吗？”
寿兹似没留意。“我啊，就算在那个时代，也不落后，你懂吧？”上校
肩膀动了动，似乎在说，18 岁的年纪思想前卫并不是什么可喜的事，25 岁
嘛⋯⋯

“她很美——真美，”寿兹热情澎湃地继续说道。“而且显然很有钱，是
个到处旅游的人。而她的衣着⋯⋯”

“没错，”上校说。
“她单独一人。她说是来养病的。她先生生意忙，走不开。而我，也一
样，单独一人。”

“没错，”上校说。
“就算在那种年纪，我对世事也并不会过于大惊小怪。30 岁的少妇⋯⋯

5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丈夫年龄相差那么大⋯⋯她又那么美⋯⋯人又聪明⋯⋯啊，她是多么雍容华
贵！”他几乎高声嚷叫。
他喝干了酒，朝着萝莎的背，缅怀往事。“唉⋯⋯”他呼吸粗重地说道，
“那一切啊，不瞒你说，是很美妙的，但精彩的还在后头。是这样的，一个
星期过去了。那可是多么美妙的一个星期啊！我那么爱她，那是一辈子也
没⋯⋯”

“没错，”上校说道，有点坐立不安。
寿兹先生没理会，继续说道，“但有一天早上醒来，我身边没了人。”
他耸耸肩，哀叹了一声。
上校的观察结果是，寿兹先生是兴奋得忘了形。到目前为止，这个故
事只有一半是针对萝莎的。他那一声哀叹，使得上校心里满不是味道地想道，
这大可在戏院里表演。

“但有一封信，我念的时候⋯⋯”
“一封信？”上校突然插口。
“对，一封信。她向我道谢，我泪水盈眶，哭了。”
这个感情充沛的德国人，说他泪光盈盈，绝不虚假。福斯特上校转开
了头。他避开对方的视线，问道：“信上说些什么？”

“她说她恨透了她丈夫。她违背自己的意愿嫁给他，只是为了取悦父母。
那时候，是有这种事情的。她向自己发誓绝不生他的孩子，但她想生个孩
子⋯⋯”

“什么？”上校高声大叫。他身体朝桌面前倾，非常认真地问道。
他这股热情，寿兹先生似乎并不领会，淡淡地说道，“对，就是这样，
老兄，那是我的荣幸。”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上校迫切地问。
“什么？”
“是什么时候？是哪一年？”
“哪一年？有关系吗？她说她以健康为理由安排了这个小假期，以便单
独前来寻觅孩子的父亲人选。她选中了我，我是她的人选。她谢了我，她要
回到丈夫身边。”寿兹先生停口，望着萝莎，洋洋自得。萝莎一动不动，她
不可能错过了任何一个字。他接着回看上校。上校满脸紫红，心情激荡。

“她叫什么名字？”上校吼道。
“名字？”寿兹先生顿了顿。“这，她大可用假名的菓？”他反问。上校
没回答。
他于是很肯定地说，“老兄，那是非常明显。至于地址，我不知道。”
寿兹先生慢慢啜了一口酒，再一口。他凝视了上校一会儿，若有所思，似乎
怀疑上校是否会遵守游戏规则。他接着说道，“我冲到旅馆经理那儿，没有，
没有资料。那位女士突然离去了，一大早。没留地址。我激动狂乱，你可想
而知。我想冲出去追她，找她，杀死她丈夫，娶她！”寿兹先生开心地哈哈
大笑，抱憾地沉浸在年轻时荒唐往事之中。

“你一定记得那是哪一年的。”上校催问他。
“可是，——老兄，”寿兹先生停了一会儿才回答，显得十分困惑。“到
底有什么关系？”
福斯特先生僵硬地瞥了萝莎一眼，用英语说道，“凑巧，我也有相同的
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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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儿？”寿兹先生礼貌地问道。
“就在这儿。”
“在这个山谷？”
“就在这个旅馆。”
“这个嘛，”他耸耸肩，声音提得比刚才更高，“唔，女人——女人，大
家都知道。
18 岁，当然，或许，甚至 25 岁，”说到这儿，他放肆地朝对方点了点
头，“即使是 25 岁，我们仍不免把这类事情当成是只有自己身上才会发生的
奇迹，可是到了现在这个年纪——”
他停了停，在渺茫的希望中，希望上校能够回复平静。
可是上校仍不搭腔。
“老兄，我跟你说，”寿兹先生心情愉快，加油添醋地继续说道，“我跟
你说，我神经兮兮的。我以为自己要疯了，我想举枪自尽。每到一个城市，
我跑遍大街小巷，检机每一张脸孔。我查视报上的每一张照片——女名星、
社交女名人。路上看到什么女人，就一路跟过去，心想可能终于找到了。可
是并没有，”他手舞足蹈，一手搁到桌上，戒指又卡哒一声。“没有，没有，
我一直都没找到！”

“她长得什么样子？”上校心绪烦乱地用英语问道，眼睛焦急地向寿兹
先生搜视，寿兹先生这时眼露万分的不耐。
寿兹先生将椅子稍稍后拉，朝着萝莎，大声用德语说，“她嘛，非常漂
亮。我刚才讲过了。”他顿了顿，想了想，“她是个贵族。”

“是，是，”上校不耐烦地催促。
“她个子很高，非常苗条，身材很美——很美！她一头黑发，你晓得，
黑发！黑色的眼珠。还有，洁白的牙齿。”然后，他恶毒地朝萝莎大声加了
一句，“她不是那种乡巴佬型的，绝对不是。她颇有品味。”
上校极端不好意思地朝萝莎这个丰满的乡下姑娘看了一眼。即使到了
这个地步，他仍机智敏锐地使用英语，说道，“我那一位姿色平平。个子高，
姿色平平。很可爱的一个女孩子，很可爱！”他瞪着眼，坚持说道。“可能是
个英国女孩。”

“那可是她的荣幸，”寿兹先生道。
“那年是 1913 年，”上校紧追不放，又问道，“你说她头发是黑的？”
“没错，黑的。是那一次那个——可是我碰的不止一个。”他大笑。“我
有三个孩子，是我太太生的——一个好女人，不幸过世了。”不用说，他眼
中又充满了泪水。看到了这个，上校怒气上冲。但寿兹先生一下回复常态，
说道，“可是我自问，除了这三个孩子，我还有几个？有时在路上看到了有
点相像的年轻人，我会自问：可能是我的儿子吧？老兄，没错，没错，这个
问题，每个男人偶尔都该自问一声，可不是？”他头朝后仰，畅快大笑，笑
声中倒是隐含了深深的悔意。
上校一时默不作声。然后，再用英语说道，？说得对，可是我确实碰
上这种事——确实碰上。”他像个不听话的小学生，寿兹摆摆肩。

“我就在这儿碰上的。就在这家旅馆。”
寿兹先生忍住怒气，瞥了萝莎一眼，打从这件叫人不甚愉快的事端开
始，他首次降低了声浪，带着平静的语调，改用英语。“老兄，”他温和地露
出微笑，轻轻耸了一下肩膀，坦诚地自嘲道，“唉，说实话，或许我们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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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事每个男人都碰过？又或是说，即使没碰上，也得发明一个？”
说到这儿，他的眼神告诉上校：老兄，看在上天的份上！看在男性的
团结、男人面子的份上，看在那个女孩子眼中我的尊严的份上，她是如此地
深深伤了你我两人，振作一点吧，老兄，想想你说了些什么！
可是上校沉醉在回忆之中。“不对，”他坚持道，“不对，那是你自己吧。
我确实碰上了。在这儿。”他停了一下，然后为难地，挤了一句，“我一辈子
没结婚。”
寿兹先生耸耸肩，终于不再接腔。然后高声叫道，“小姐，小姐，请买
单。”事情该了结了。
萝莎没有即刻转身。她拍拍背后的头发，拉拉围裙，把手臂上的餐巾
折叠整齐，放到另一只手臂上，然后转身，带着微笑朝他们走去。一眼就可
看出她有意让人留意她的笑容。

“你付帐的吗？”她平静地，故意使用英语向寿兹先生问道。上校吓了
一跳，非常不自在。寿兹先生马上适应过来，用英语答道，“对，由我付。”
她接过他手中的钞票，从围裙里的小钱包数了零钱，一个个放在桌上，
然后四平八稳地站在他们面前，双手交叉，带着同样的笑容看着他们。最后，
在他们享受够了她那慈母似的灿烂笑容之后，她用英语说道，“那位女士或
许是改换了头发颜色以投你们两位各自所好？”然后哈哈大笑起来。她仰头
长笑，笑得心满意足。
寿兹先生接受了失败，但镇定自若，露出了忧伤而赞赏的笑容。
上校僵硬地坐在椅子上，觉得另外两人都十分可恶，但他仍紧抓不放
自己真诚的回忆。
但萝莎仍朝着他笑，最后，好不容易才终于裙角瑟瑟，从他们身边卡
啦擦过，离开了露天平台。

天台上的女人

事情发生在那个炙热的星期，那个六月天。
有三个男人在天台上工作。铅板热得他们要泼水去降温，可水一泼下
去就冒气，嗞嗞作响。他们开玩笑说，该向楼下哪个女人借个蛋来煮水煮蛋
吃。到了下午两点钟，他们做工的沟槽烫得手都碰不得。他们心想，终年天
热的国家，工人不知如何做工。说不定除了借个蛋，还得借副厨房手套？高
温实在令人吃不消，他们都感到有点头晕，于是都脱下了外衣，三个人挤在
烟囱下一尺见方的阴影下，尽量不让穿着厚袜和靴子的双脚暴晒在大太阳
下。他们一眼可望到数之不尽的天台。不远处，有个男人坐在一张甲板椅上
看报纸。然后，他们看到了她，在两个烟囱之间，离他们五十码左右。她脸
向下，在一张咖啡色的毯子上。只看到了上半身：黑色头发，平实的背部通
红，双臂摊开。

“她总是光着身子，”史丹利说道，声音不太自然。
哈利，年纪最大的，45 岁左右，说道，“大概是吧。”
小子汤姆，17 岁，什么都没说，可是表情兴奋，咧开了嘴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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